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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缅北的鹰
萨 苏

! ! ! ! ! ! ! ! !"#正打在日军的软肋上

第 !"团渡河的地方康道渡口，在大奈
河与险峻的万塔格山交汇之处，傅宗良率部
沿着万塔格山南麓，一直朝日军纵深挺进，
大有将胡康河谷南口的日军第 ""联队第三
大队与日军主力切割的势头。日军阻挡不
住，慌忙放弃对拉加苏的围攻，匆匆后退，但
第 !"团和日军对阵一场之后，主力又失踪
了，等他们再次出现，已经是在打洛近郊！

如果说万塔格山是一根梗在胡康河谷
西端的骨头，万塔格山南北的于邦和打洛，
就分别是这块骨头两边的软组织。史迪威认
识到这块山势险峻的骨头不好啃，他的计划
是同时从万塔格山南北两路进军，向这两块
软组织切割下去；而日军的布防则是用层层
工事和狙击手，把这两块软组织变成两块滚
刀肉，最大限度地迟滞远征军的进攻。然而，
傅宗良的攻击却独出心裁———他没有去啃
骨头，也不去碰滚刀肉，却试图从骨头和肉
接触的地方一刀砍进去，把它们分开。

傅宗良用了一个中国传统的兵法“围魏
救赵”。他这一击，正打在日军的软肋上，南
线日军的防御，立即就动摇了。远征军中有
人曾这样回顾傅宗良的穿插作战：

傅宗良方案既定!便于 !月 "日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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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在山顶上日军的狙击手射击当场阵亡$连

长令第一排占据半山腰断敌后路!并吸引敌

人的火力!以便吴如冈排从右翼去包围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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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 ))("高地北端之敌小队长井泽觉中尉

以下官兵 *#名悉数击毙!缴获轻机枪三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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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也伤亡班长张孝宗等七人$

日军把这一战称作“湾曲之战”。因为大
奈河与百贼河合流之处，恰好有一个大大的
弯曲。井泽中尉指挥的是第三大队在这里派
出的警戒分队，他们奉命在大队主力北面远
端建立一个警戒阵地。由于新 ##师部队多
是百战老兵，这个警戒分队的日军无一幸
存。从缴获的报告看，虽然他们发现了第 !"

团的行动，但是因为警戒阵地在拉加苏后方
整整九公里，日军误以为来袭的是少数中国
渗透部队，因此连警报都没发出，试图靠自
己的力量清理这些胆大包天的中国狙击兵。
估计日军对于在如此隐蔽而险峻的阵地被
奇袭一定十分纳闷，到死恐怕都在琢磨中国
人怎么摸上来的。当然，他们肯定想不到是
猴子给中国兵带了路。当傅宗良的部队在康
道渡河的时候，井上咸大尉所属的第 ""联队
第三大队正在拉加苏进退两难。根据他在《大
奈河湾曲部的战斗》一文中的记述，日军是得
到当地那嘎族人传来的“凶报”，才得知井泽
分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井上咸是这样回忆
随后的战斗的：“敌军重兵从未曾预期的方
向突然出现，冈田大队长将部队一分为二，
在拉加苏方向留下了第 $中队（中队长福田
秀良中尉）与中国军队周旋，将主力回收，向
敌军渗透的方向疾进，迅速控制百贼河南岸
高地。当时大队的兵力，前一年经过改变从
四中队制改为三中队制。将福田中队留在拉
加苏附近后，就算加上机关枪中队和大队炮
兵队，和敌军对阵的总兵力也不算充裕。”拉
加苏之围不攻自破。虽然如此，日军大部队
的增援还是拖住了第 !"团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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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往自己脸颊上猛抽了一阵嘴巴

贲承灏面如土色，方寸大乱。不过，杨尚
方的话锋一转说：“司徒行长说的解剖，只是
手段，或者说，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第
二步，采取什么方案，才能让四万亿增长为
五万亿，十万亿，百万亿。司徒行长，你有建
议吗？”同样太意外。司徒湄只能摇摇头，说：
“还没有。”
“没有？好！很好！可以肯定，

你一直在思考。因为这是与解剖
同步的思维活动。我可以代你做
这样回答：解剖都没有完成，哪来
对症下药的处方？是不是？肯定是
的，你只是照顾我的面子罢了。因
为这是每一个认真严肃的人都会
持有的态度。我们面对的是新问
题，采取的是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的大举措，值得我们去加倍付出。
你是一位能够高瞻远瞩的银行高
管，我相信你很快会想出来，我也
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都能
够这样认认真真去想，想出好主
意，亮出最有效的方案，让我们金都银行上
上下下都不辜负中央的这一大举措，也让我
们上海的银行业直至整个中国的金融业，借
这个机会来一个脱胎换骨！”
全场鼓掌！与会者都给杨尚方鼓动性的

语言激发出来了。尤其是黄埔系的成员，除
了贲承灏，都为老班长的气度与善于应对而
暗暗叫好，老班长到底是老班长，硬是在司
徒湄公然袭击的时刻应对自如，化危为机，
站在上风，抢占了制高点！

会议部署了本周的几项业务以后，就散
了。贲承灏却横着脸，端坐不动。

杨尚方手端保温茶杯，特地从会议桌主
席座那端，慢吞吞地绕过来，往他肩膀上轻
轻地拍了拍，说一声走吧，别发呆了！

贲承灏没有起身，眉不是眉，眼不是眼
的，抬头喊了一声老班长，我有话要说！

杨尚方在他身边坐下来问：“你想说什
么？不服气？”贲承灏说：“她别有用心！”杨
尚方笑了：“她别有用心？奇了！如果我们坐
得正立得正，不怕任何用心！你说是吗？”贲
承灏夹卷烟的手指在发抖。
“你记得前几天我对你说的话吗？‘该揩

的屁股，要想办法赶紧揩揩干净；该堵的漏

洞还可以想办法堵上’。对不对？好，你是记
得的。你按我的要求去做了吗？遗憾的是，你
既没有做，也没有对我说老实话。你在人家
一提到淞桥开发区的时候，还是这副腔调，
难道你要我帮你一起起跳吗？……当然，一
起起跳也可以，但总要给我一个前提吧，比
如，你对我说几句老老实实的、让我相信你

的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不对？”
贲承灏手上的卷烟颤抖得更厉

害了。老班长说得这样直白，这样认
真，确实掌握到一些什么了。惶惑，恼
怒，埋怨，甚至背叛了他的那种对立
情绪，骤然间都变成了惊恐。老实说
吗？不。口一开，我这一辈子就完！不
开口吗？也可能完，但只有百分之五
十的可能。有这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我为什么去选择百分之百的完？于是
脖子一挺，说：“我说的都是老实话，
老班长！要是欺瞒你，你随便怎么处
理都可以，哪怕像……把我的命根子
拗断！”
杨尚方说：“好。那么请你解释一

件事，我要你找人帮司徒湄养卡，无非为了
掌握司徒湄她们滥发信用卡的实际规模，掌
握造成了哪些消极的社会影响，叫少壮派们
别太放肆，却没有叫缪传礼做得那么大，和
淞桥支行联手，拿我们银行的信誉、风险，去
赚钱！这事情还没有完，你却神经过敏得不
顾上一次教训，急吼吼地跳出来不准人家提
淞桥开发区的问题！你说，到底为了什么？这
副腔调，啥人买你的账？”

贲承灏的脑袋嗡的一声响，老班长怎么
直指我的神经过敏？难道他真的掌握了其中
秘密？一股“朱元璋”才有的本能，突然使他身
上的亿万个细胞投入战备状态，高高地昂起
头，死死地盯着杨尚方，直使杨尚方也感觉到
说漏了嘴，故作从容地站起身，随手抓起保温
杯，坦然地拍拍他的肩膀，亲切地喊了一声
“朱元璋”，说：“还是认真去想想吧，想通了再
来找我谈。眼下我们要封住少壮派的嘴巴，也
真需要有真诚地为金都银行服务的态度！”

贲承灏突然把夹在手指间的大半截卷
烟，塞进了烟灰缸，左右开弓，噼啪噼啪，往
自己脸颊上猛抽了一阵嘴巴！杨尚方头皮一
阵发麻：“这是啥意思？”
贲承灏收住双手，站起来就走。


